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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说明：

      以数字“70”和代表中国国家形象的国徽五星及天安门作为设计的核心元素，紧扣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70周年庆典的主题。
      将“70”巧妙设计成翻开历史新的一页的视觉效果，突出新的形象，寓意在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的领导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谱写新篇章。
    “7”的造型又像节日的彩带，其飘动的效果与国徽五星及天安门所在的圆形构成了一动一静
的互动关系，既体现了历史的厚重感，又蕴含了重大节日的欢快氛围。

以往各种版本的《中国书法史》，基本上只是“汉字毛笔书法史”。

说什么“中国的书法艺术不过是拿毛笔蘸墨汁书写汉字而已”（见叶培

贵《中国书法简史·绪论》）。《辞海》更趋极端，说书法是指“用中

国式的圆锥形毛笔书写汉字（篆、隶、正、行、草）的法则”。

完全无视更比毛笔书法源远流长的“汉字硬笔书法”客观存在的事实。

这种荒谬观念，可以归结为四个字：“书唯毛笔”。

“书唯毛笔”观念的形成，可以追溯到西汉时期。西汉戴德《大戴

礼记·武王践阼》篇说，周初，姜子牙述《丹书》之言，武王闻之，退

而作《笔铭》云：“豪毛茂茂，陷水可脱，陷文不活。”所谓“豪毛茂茂”，

所指显为毛笔。但遍检先秦文籍，皆不载西周武王有“豪毛茂茂”之铭。

唐代经学家孔颖达指出：“《大戴礼》遗逸之书，文多假托，不立学官，

世无传者。”（见《毛诗注疏》卷十六《大雅·灵台·序》孔颖达《疏》）；

宋·王应麟亦云《大戴礼记·武王践阼》篇“谶纬不经之言，君子无取焉”（王

应麟《武王践阼篇集解》）；明·王世贞更指出，“‘毫毛茂茂’是蒙

恬以后事也，必非太公作。”（王世贞《弇州四部稿》卷一百四十五《艺

苑巵言 ( 二 )》）。宋·苏易简《文房四谱》卷一曾引《太公阴谋》书中

载此《笔铭》。《太公阴谋》即《汉书·艺文志》“道家类”《太公》

百三十七篇中的《谋》八十一篇。班固早已指出此书“近世又以为太公

术者所增加也”。从知“豪毛茂茂”之铭，当为秦汉以来方士托古之作，

虚妄无稽，不足取信。

后世多不知古用硬笔写字的实况，曾有据此《笔铭》而谓西周武王

时已有毛笔，于是推想西周时已用毛笔写画。所谓蔡邕《九势》云：“惟

笔软则奇怪生焉。”亦后世伪作而托名于东汉蔡邕者。清末发现甲骨文，

见甲骨片上偶有朱、墨色书字，学者囿于“书唯毛笔”的习惯观念，臆

断为毛笔所写，把毛笔写字的历史又提前到殷商时代。稍后，发现新石

器时代彩陶，考古家又臆断新石器时代彩陶图案也是用毛笔绘制而成。

于是将使用毛笔的历史更提前到新石器时代，认为“河南仰韶和西安半

坡等新石器时代遗址所发现的彩陶，其上的花纹和符号，都是用毛笔所

画……所以，用毛笔书写的传统，必然在我们目前尚不清楚的远古时代

就已经开始。” 如此，进一步将“书唯毛笔”观念发展到“书、画唯毛笔”，

大大强化了毛笔写画源自亘古的错误观念。

要破除中国书法史即“毛笔书法史”的错误观念，必须从写绘源头

上进行清理：一要辨明新石器时代素陶刻符及彩陶图案的刻划及绘画工

具是不是毛笔，换句话说，毛笔是否早已诞生于新石器时代且已成为刻

划及绘画的主要工具？二要辨明甲骨文、大篆（包括钟鼎文、石鼓文、

剑戈及货币铸文）、古隶（包括盟书、长沙帛书及战国简牍）、秦篆、

硬笔书法是中国书法的源头、母体和通脉

李正宇

刁斌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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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隶（秦简）等先秦古字的刻划及书写工具是不是毛笔，从而判明上古

诸种书体的属性。关于上述两大关键问题，我在《敦煌古代硬笔书法·附编》

中已有详论。但“书唯毛笔”的错误观念已经流行两千余年，偏见经久，

凝为偏执，而余说面世不久，传之未广，愿借此机会再作申说。

一、新石器时代陶器纹饰的刻、画工具是硬笔，不是毛笔

新石器时代的陶器纹饰大体分为两类：一类是刻划符号及刻划纹饰，

一类是彩绘图案。刻划符号及刻划纹饰，既属“刻划”，无疑尽出“硬

笔”所为，不须讨论。关键在于其后出现的“彩绘图案”，考古家皆断

为毛笔所画，认定毛笔是新石器时代绘画的唯一工具，从而断定新石器

彩绘图案属“毛笔画”。既然断定新石器时代已用毛笔绘画，那么后来

产生的文字必是使用毛笔书写无疑。古文字学家及美术史家亦随声附和，

倡言我国文字一出世就是使用早已行世的“毛笔”书写的了。

笔者对新石器时代彩绘图案进行研究，通过深浅放大、细察审度，

发现新石器时代彩绘图案绘画的主要工具是硬笔而非“毛笔”， 新石器

时代彩绘图案基本上属“硬笔画”而非考古家、古文字学家及美术史家

想当然之言所说的“毛笔画”。

远古陶器，先有素陶而无纹饰，后乃渐有刻符（插图1）及刻划图案（插

图 2，插图 3，插图 4）

图 1  西安半坡陶器刻符（采自高明《中国古文字学通论》） 

插图 2  指甲纹壶·陕西宝鸡出土            插图 3  锥刺纹壶·陕西宝鸡出土

                              

插图 4  刻划猪纹钵·河姆渡文化

 

上举刻符及刻划图案，悉皆阴文，刻线凹入陶胎，无疑为坚挺锐利

的工具所为。在尚无铜铁的原始时代，指甲、竹签、木锥、鱼刺、角尖、

骨锥、骨针、石片、石锥之类，都可以用来进行刻划。这类用来进行刻

划的坚硬工具，如果可以视为原始之笔的话，无疑只能称为“硬笔”。

原始陶器上的刻符及刻纹，就是用这种“硬笔”直接刻划出来的。我们

可以理直气壮地告诉世人：新石器时代陶器刻符及刻绘，尽属硬笔作品，

与毛笔全无瓜葛。这一点不言而喻。

此后，新石器时代陶器上进一步出现彩色纹饰图案。前人将新石器

时代陶器上的彩色纹饰图案，一概释为毛笔所绘。而笔者却发现原始彩

王兆旭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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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说明：

      以数字“70”和代表中国国家形象的国徽五星及天安门作为设计的核心元素，紧扣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70周年庆典的主题。
      将“70”巧妙设计成翻开历史新的一页的视觉效果，突出新的形象，寓意在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的领导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谱写新篇章。
    “7”的造型又像节日的彩带，其飘动的效果与国徽五星及天安门所在的圆形构成了一动一静
的互动关系，既体现了历史的厚重感，又蕴含了重大节日的欢快氛围。

陶图案纹饰实为硬笔蘸色绘制而成的“硬笔画”，一反前人旧说。

概而言之，原始彩陶纹饰图案皆属平面画，尚未出现三维立体画。

而平面画之黑、白、红、赭涂色，仅能显示颜色的差别及色彩的对比，

不足显示所画为何物。若要显示所画为何物，决定性环节不在涂色，而

在于勾勒所画之物的平面轮廓。脱离式样轮廓的涂色，除了在视觉上造

成色块感觉之外，不足让“感觉”升华为某种特定的物形和式样。所以

不在特定轮廓内的涂色不堪称为绘画，只能视为涂抹。由此可以断言，

新石器时代平面图的制作，最基本的要素和决定性的工序，乃是勾勒轮

廓，可以简称为“勾廓”。至于涂色，则是从属于勾勒轮廓的辅助性手段。

上举河姆渡文化陶钵上刻划的猪纹图案，只刻划出猪的形体轮廓，并不

涂色，已足以显示所画为猪。这件实物，足以说明勾勒轮廓在原始陶器

图案制作上至为重要的意义。

新石器彩陶图案的勾廓，是用线条作成的。而线条一般细而匀适，

不见毛笔画线必然出现的提捺、抖颤之迹。由此断定：勾廓线条必是硬

笔所画。

笔者也发现新石器时代彩陶图案又有融勾廓与涂色为一体的手法，

如画线、画圆圈、画方框之类，只见黑色或其他颜色的线条或圆圈及方

框的外廓并无勾廓。这一现象，似乎打破了前面所说勾勒物体轮廓为制

作原始彩陶图案“最基本的要素和决定性的工序”的说法，其实，这不

过是按照预想的造型将勾廓与涂色合而为一，寓造型于涂色罢了。

新石器时代彩陶图案的涂色有两种类型，一类为线条型的涂色，一

类为宽带型或大面积的涂色。线条型的涂色，只须用硬笔笔尖蘸色走笔

即可画出，而宽带型、大面积的涂色，前人推测当用毛笔蘸色、捺笔涂

抹而成。但笔者从新石器彩陶图案中却发现不少宽带型或大面积涂色显

然是用硬笔蘸色，排笔涂描，线条合并而粘连成片者。例如甘肃秦安县

大地湾出土陶片彩绘“+”形符号（插图 5），显然是先用硬笔蘸色勾勒

出图形的细线轮廓，然后在图形轮廓内继用硬笔蘸色、细线走笔排描涂色，

其竖笔下部最为明显。若用毛笔涂色，必捺笔涂抹，何至只用笔尖作细

线排描？这件用硬笔蘸色画出的彩陶图案，距今已 8170—7370 年，是迄

今所知新石器彩陶图案中最早的硬笔绘画实物。

插图 5  大地湾出土陶片彩绘符号

王慧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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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如甘肃出土 4500 年前马家窑文化半山类型彩陶壶（插图 6），

其宽面积涂色明显可见不同方向的细线走笔（见局部放大照片），同样

显示为硬笔蘸色排描而成者。

插图 6  马家窑文化半山类型彩陶壶

（左下部局部图案放大）

                               

又如青海柳湾出土的马厂类型人像彩陶壶（插图 7），其左下部宽

带涂色经放大观察，亦明显可见细线排笔（见局部放大照片）。亦可断

为硬笔涂色。

插图 7 青海柳湾马厂类型人像彩陶壶

（左下部局部图案放大）

上述原始彩陶图案大面积涂色而用细笔涂描敷彩的实例，不胜枚举，

仅青海省乐都县柳湾遗址出土彩陶就有 100 多件实物。

原始彩陶图案的宽面积涂色尚且使用硬笔，那么，其图形的勾廓细

王建华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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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说明：

      以数字“70”和代表中国国家形象的国徽五星及天安门作为设计的核心元素，紧扣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70周年庆典的主题。
      将“70”巧妙设计成翻开历史新的一页的视觉效果，突出新的形象，寓意在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的领导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谱写新篇章。
    “7”的造型又像节日的彩带，其飘动的效果与国徽五星及天安门所在的圆形构成了一动一静
的互动关系，既体现了历史的厚重感，又蕴含了重大节日的欢快氛围。

线更当使用硬笔勾勒，自无使用毛笔勾线之理。

可以设想，假若匠人在涂制大面积色块时使用毛笔的话，理所当然

地必是捺压笔身一抹而就，或有不足，再略加补笔即可。但笔者发现原

始彩陶大面积涂色却用细线走笔，平行或交叉涂描，集细成粗，并线成

面，特点显示必为硬笔蘸色所画无疑。至今“钢笔画”的涂色仍用此法。

原始彩陶若用毛笔涂色，何至于只用笔尖、不用笔身？古人虽愚，亦何

致如此之甚，何况新石器时代尚无制作精良的细尖毛笔！

此外，也有不少彩陶图案的宽面积涂色，色块浑然一体，看不出细

笔排描的呈象。推其原因，一则可能是硬笔蘸色浓重，线条互为融合，

彼此濡染无间；二则也有可能使用鸟羽、兔尾甚至手指之类蘸色涂抹而成。

鸟羽、兔尾之类或可视为“原始毛笔”，从这一角度来说，“原始毛笔”

也可能参预了新石器彩陶图案的绘制。但前已言之，新石器时代平面图

的制作，最基本的要素和决定性的工序是勾勒轮廓，涂色则是从属于勾

勒轮廓的辅助性手段。那么，在新石器彩陶图案制作中即使有用“原始

毛笔”涂色的话，也只不过参与了辅助性的工序，在新石器彩陶图案制

作中不占主导地位。由此仍然足以断定，新石器时代彩陶图案基本上仍

属硬笔画而不属毛笔画。

此前，考古家、彩陶研究家及美术史家对新石器时代彩陶图案宽面

积涂色却用细线走笔涂描的现象皆有所忽略或视而不见，故不曾对彩陶

图案这一机体极为重要的生理切片加以解剖，白白错过了顿悟真谛的机

缘。究其原因，乃是考古家、彩陶研究家、美术史家受到“书画唯毛笔”

错误观念的蒙蔽，脑海里只有“书画唯毛笔”的惯性意识，全无硬笔写

画的概念；戴着“书画唯毛笔”的偏视镜去观察新石器彩陶图案，不免

陷入“书画唯毛笔”的泥潭而不能自拔！

考古家、美术史家及彩陶研究家谬断新石器时代彩陶图案属毛笔绘

画，于是，书法史家又据“书画同源”之说，将远古彩陶图案引申为毛

笔书法的所谓先天渊源，宣称“中国的书法艺术不过是拿毛笔蘸墨汁书

写汉字而已”。 通过上面的论述，我们知道毛笔书法的“先天渊源”其

实是硬笔及硬笔绘画。新石器时代素陶刻符是硬笔画出的；新石器时代

彩陶图案是硬笔画成的。可见早在文字出现之前硬笔早已产生，文字产

生以来，人们又用硬笔书写，于是有了硬笔书法。秦始皇之世，有了改

良的毛笔，所以秦简中始有用毛笔书写的“秦隶”。西汉才大量使用毛笔，

并且创造出与毛笔相适应的“汉隶”书体。 

毫无疑问，先有硬笔书法，后有毛笔书法。以往将一部《中国书法史》

完全写成毛笔书法史的做法，显然是闭目塞听、以偏概全。

二、甲骨文、大小篆、古隶、秦隶尽属硬笔书体

这里所说的“书体”，是指文字的本然形体，即汤临初所谓“书之本体”。

质实言之，即“手写体”或“书写体”。其笔画特点是一笔到位、自然

呈形，不另作涂描、修饰。另有一类与文字本然形体（手写体）迥然有

别的加工制作之字，可称为“加工体”或“美术体”。这种并非书写而

凭借加工、着意制作的字，其笔画通常不是一笔写就，须加修饰涂描而成。

宋·黄伯思说：“今钟鼎字若季媍（fù）鼎、伯戋酓（yán），字皆两

头纤纤，若使竹笔，何能如此？”（黄伯思《东观余论》卷上《记与刘

无言论书》）。其实，黄伯思所谓用竹笔（硬笔）写不出来的“两头纤纤”

的笔画，并不是“自然之势”的“书之本体”，更不是用毛笔书写出来

的，恰恰是加工涂描、修饰做成的“加工体”或“美术体”。书写的字

与加工描画的字，性质不同，体式亦不同。我们称文字的本然形体为“书

体”，而称文字的加工制作体为“加工字体”，二者不可混为一谈。以往，

人们不悟文字有“本然书体”与“加工字体”之别，混而不分，所以误

将加工字体释为毛笔所写。

甲骨文多是刀刻而成，属硬笔书体，无烦赘言。石鼓文、古隶、秦

隶及小篆，其“本然书体”笔划皆呈线形，虽有粗线、细线之不同，但

不论粗线或细线，笔划各皆均匀，无乍粗乍细、提捺震颤之迹，足以判

断为硬笔书体。以往学者皆谬指石鼓文、大篆、古隶、秦隶、小篆及偶

见之墨书甲骨文为毛笔书体，必须加以纠正。后世书家用毛笔写石鼓文、

古隶、秦隶及小篆，见有提捺震颤之迹或故作提捺震颤以美化其笔画，

已非石鼓文、古隶、秦隶及小篆之本体，自当另作别论。

笔者发现，甲骨文、大篆（包括钟鼎文、石鼓文）古隶（包括侯马盟书、

长沙帛书、战国简牍）等皆有硬笔书写体（即书写本体）与加工制作体（即

美化加工字体），而秦篆则悉属硬笔书体，秦隶则基本上属硬笔书体。

之所以认为秦隶“基本上”属硬笔书体，是鉴于后期秦隶中偶有毛笔书迹，

如云梦秦简辨识墨书甲骨文、先秦古文字及秦隶、秦篆的书体属性，关

键在于分辨文字的本然书体与文字的加工字体。黄伯思曾举出钟鼎文“两

头纤纤”的加工体笔划，此外，我们还见有滴珠形 （  父己足迹彝之“主”

字）、碪形  （举父丙爵之“丙”字）、山形  （山形父丁觚之“山”字）；

又见钟鼎文有多样形态的“丁”字，如方形■（重屋父丁彝）、圆形●（汲

乍文丁鼎）、箭头形  （齐刀之“丁”字）、三角形▲（丁举爵）、倒

三角形▼（父丁爵）、倒山形 （王子吴鼎）、四芒星形  （子丁甲

父盉之“丁”字）等等。这类笔划及字体，肯定绝非书写而成的本体文字，

显然皆属加工涂描、制作而成的加工笔划或加工字体。若不借助涂描，

即使书法家也书写不出。

这类“加工字体”早在殷商时代已经出现，如文丁时期的《司母戊鼎铭》

（插图 8），帝辛时期的《二祀邲（bì）其卣（you）铭》（插图 9），

皆属“加工字体”。

  插图 9  二祀邲其卣铭

插图 8  司母戊铭             

        

“加工笔画”或“加工字体”，对“自然之形”的本体文字进行夸张、

装饰或美化，改变了本体文字的本然形态。这类“加工笔画”及“加工字体”

既可用硬笔描画做成，也可用毛笔描画做成。然而既不属毛笔书体，又

不属硬笔书体。不能根据所用工具断定其书体属性，只能根据生成手段

（书写或描画），判断为加工笔画或加工字体。这种加工笔画或加工字

体，只显示加工后的效果，造成大篆等古文字笔画及书体的变形，引起

大篆等古文字书体的异化，当然不能据以论断大篆等古文字书体的属性，

正如不能根据立体字（ ）、彩云体（ ）之类的加工型笔画及

加工型字体来论断当代美术字书体属性的道理一样。

加工字体及加工笔画对判断毛笔书体或硬笔书体，都没有意义，必

须加以排除。否则，势必导致错误结论。前人对此认识不足，将书写体

同加工体一锅煮；又有人偏偏把眼睛盯在加工体上作文章，见钟鼎大篆

中有方块、圆块、三角块或梭状块之类的笔画，遂据以判断大篆为毛笔

书体。这表明钟鼎铸字的加工笔画及加工字体颇能导人以谬。现将钟鼎

铸文的“本然书体”与“加工型字体”举例比较于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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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鼎大篆本然书体与加工字体比较举例

当我们明白了文字的“本然书体”和“加工字体”之后，那种以为

钟鼎大篆属毛笔书体的误断也就可以知其所误了。

彩陶出现之前，先有素陶刻纹、刻符。素陶刻划的工具唯独仅有原

始“硬笔”；素陶之后继有彩陶，绘制彩陶纹饰图案的基本工具和主要工具，

则是经过改良、可以蘸色作绘的“硬笔”。目前已知我国最早的文字为

甲骨文，契刻甲骨文的工具仍是用“硬笔”。由此可知，“硬笔”既比“毛笔”

早出，又比“文字”早出。某些学者倡言“书、画唯毛笔”，说什么“毛

笔与汉字为孪生兄弟、同生共振”，显然经不起历史显微镜的透视。

三、硬笔书法是我国书法的源头、母体和通脉

从殷商到如今，我国汉字陆续出现过数十种书体，如甲骨文、大篆

（包括各种方国异体及应用变体）、古隶（战国简牍、长沙帛书）、秦隶、

小篆、汉隶、行隶、草隶、分隶、楷书、行书、草书等，情况相当复杂。

但就书写工具及与之相应的笔画性质加以分类，大致可以归纳为硬笔书

体与毛笔书体两大类：甲骨文、大小篆、古隶、秦隶这些西汉以前的古文，

俱属硬笔书体；西汉以来的汉隶、行隶、草隶、分隶、楷书及楷书母体

下的行、草，则是毛笔书体。

秦代及其以前是硬笔书体的天下，西汉以来，毛笔书体取代了硬笔

书体的地位，建立了毛笔书体的绝对优势。但从西汉以来，在毛笔书体隶、

楷、行、草盛行的同时，硬笔书写并未断绝，它巧借毛笔书体之躯，还

硬笔书体之魂，将毛笔书体的隶、楷、行、草，改造成硬笔书体的隶、楷、

行、草悄然行世，以新的硬笔书体生存至今。我国数千年书体变化的历史，

就是由硬笔书体和毛笔书体这两大系列和两条线索构成的。其中，硬笔

书体是“汉字”书体的源头和母体。从甲骨文到今时简体字，三千多年

来，硬笔书体一直存在，因而又是贯通“汉字”书体书法发展史全程的

通脉。而毛笔书体则起于西汉，定型于西汉隶书。故知毛笔书体的历史，

只不过两千多年。然而，长期以来莫明其妙地将本属硬笔书体的甲骨文、

大小篆、古隶、秦隶统统断为毛笔书体，制造出“书唯毛笔”的荒谬观念，

代代相承，往而不返，形成牢固的“书唯毛笔”偏见。

“书唯毛笔”的偏见，歪曲了甲骨文、大小篆、古隶、秦隶书体的属性，

既误导了人们对先秦文字书体属性的体认，又抹杀了汉隶在书体创新方

面的开拓之功。更为不幸的是，它死死拖住了我国书法史研究的后腿无

法前进，以至在书法源流、书史分期、书法创作、书法鉴赏及书法教育

等诸多领域形成不少误区，在我国书法史和书法艺术领域内制造出不少

的荒谬。

文字学者不知其误，反而推波助澜，鼓吹“自有墨迹可考以来，汉

字即用毛笔书写”；书法家则宣称：“书法就是写毛笔字”，全属无根之谈。

笔者在《硬笔书法是中国书法的母体》一文中已经揭出上古文字——

甲骨文、大小篆、古隶、秦隶尽属硬笔书体之说，指出“从我国书法发

展的史实来看，硬笔书法乃是我国书法的源头和母体。但是，以往的中

国书法史著作，基本上是单一的毛笔书法发展史，忽视并遗漏了硬笔书

法发展史这一更为源远流长的系列。这样就给人们造成一个错觉，以为

我国古代书法只是毛笔书法，而硬笔书法不过是鸦片战争之后从西方传

来的铅笔、钢笔之类硬笔的衍生物、舶来品。这种认识可谓失察谬甚，

必须加以端正。”

（本文原为 2011 年 11 月在深圳召开的“第一届中国硬笔书法高峰

论坛”会上提交的报告。此次发表略作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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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说明：

      以数字“70”和代表中国国家形象的国徽五星及天安门作为设计的核心元素，紧扣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70周年庆典的主题。
      将“70”巧妙设计成翻开历史新的一页的视觉效果，突出新的形象，寓意在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的领导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谱写新篇章。
    “7”的造型又像节日的彩带，其飘动的效果与国徽五星及天安门所在的圆形构成了一动一静
的互动关系，既体现了历史的厚重感，又蕴含了重大节日的欢快氛围。

王振华作品

王海宾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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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灿朋作品

王璐璐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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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说明：

      以数字“70”和代表中国国家形象的国徽五星及天安门作为设计的核心元素，紧扣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70周年庆典的主题。
      将“70”巧妙设计成翻开历史新的一页的视觉效果，突出新的形象，寓意在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的领导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谱写新篇章。
    “7”的造型又像节日的彩带，其飘动的效果与国徽五星及天安门所在的圆形构成了一动一静
的互动关系，既体现了历史的厚重感，又蕴含了重大节日的欢快氛围。

韦昌汝作品

卞江彬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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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四军作品

冯炎权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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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说明：

      以数字“70”和代表中国国家形象的国徽五星及天安门作为设计的核心元素，紧扣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70周年庆典的主题。
      将“70”巧妙设计成翻开历史新的一页的视觉效果，突出新的形象，寓意在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的领导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谱写新篇章。
    “7”的造型又像节日的彩带，其飘动的效果与国徽五星及天安门所在的圆形构成了一动一静
的互动关系，既体现了历史的厚重感，又蕴含了重大节日的欢快氛围。

叶苗龙作品

吕博林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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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仕权作品

伍伟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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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说明：

      以数字“70”和代表中国国家形象的国徽五星及天安门作为设计的核心元素，紧扣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70周年庆典的主题。
      将“70”巧妙设计成翻开历史新的一页的视觉效果，突出新的形象，寓意在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的领导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谱写新篇章。
    “7”的造型又像节日的彩带，其飘动的效果与国徽五星及天安门所在的圆形构成了一动一静
的互动关系，既体现了历史的厚重感，又蕴含了重大节日的欢快氛围。

刘柳作品

刘贵喻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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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秋华作品

江中元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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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说明：

      以数字“70”和代表中国国家形象的国徽五星及天安门作为设计的核心元素，紧扣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70周年庆典的主题。
      将“70”巧妙设计成翻开历史新的一页的视觉效果，突出新的形象，寓意在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的领导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谱写新篇章。
    “7”的造型又像节日的彩带，其飘动的效果与国徽五星及天安门所在的圆形构成了一动一静
的互动关系，既体现了历史的厚重感，又蕴含了重大节日的欢快氛围。

衣忠贤作品

许文丰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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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国辉作品

孙建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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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说明：

      以数字“70”和代表中国国家形象的国徽五星及天安门作为设计的核心元素，紧扣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70周年庆典的主题。
      将“70”巧妙设计成翻开历史新的一页的视觉效果，突出新的形象，寓意在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的领导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谱写新篇章。
    “7”的造型又像节日的彩带，其飘动的效果与国徽五星及天安门所在的圆形构成了一动一静
的互动关系，既体现了历史的厚重感，又蕴含了重大节日的欢快氛围。

李良作品

李春燃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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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钦倩作品

李联贵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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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说明：

      以数字“70”和代表中国国家形象的国徽五星及天安门作为设计的核心元素，紧扣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70周年庆典的主题。
      将“70”巧妙设计成翻开历史新的一页的视觉效果，突出新的形象，寓意在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的领导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谱写新篇章。
    “7”的造型又像节日的彩带，其飘动的效果与国徽五星及天安门所在的圆形构成了一动一静
的互动关系，既体现了历史的厚重感，又蕴含了重大节日的欢快氛围。

李鸿燕作品

李德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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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颜乾作品

杨少杰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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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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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

设计说明：

      以数字“70”和代表中国国家形象的国徽五星及天安门作为设计的核心元素，紧扣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70周年庆典的主题。
      将“70”巧妙设计成翻开历史新的一页的视觉效果，突出新的形象，寓意在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的领导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谱写新篇章。
    “7”的造型又像节日的彩带，其飘动的效果与国徽五星及天安门所在的圆形构成了一动一静
的互动关系，既体现了历史的厚重感，又蕴含了重大节日的欢快氛围。

杨贤航作品

杨勇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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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晓云作品

吴东雨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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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说明：

      以数字“70”和代表中国国家形象的国徽五星及天安门作为设计的核心元素，紧扣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70周年庆典的主题。
      将“70”巧妙设计成翻开历史新的一页的视觉效果，突出新的形象，寓意在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的领导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谱写新篇章。
    “7”的造型又像节日的彩带，其飘动的效果与国徽五星及天安门所在的圆形构成了一动一静
的互动关系，既体现了历史的厚重感，又蕴含了重大节日的欢快氛围。

吴立友作品

邱显林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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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夕健作品

邹克胜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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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说明：

      以数字“70”和代表中国国家形象的国徽五星及天安门作为设计的核心元素，紧扣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70周年庆典的主题。
      将“70”巧妙设计成翻开历史新的一页的视觉效果，突出新的形象，寓意在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的领导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谱写新篇章。
    “7”的造型又像节日的彩带，其飘动的效果与国徽五星及天安门所在的圆形构成了一动一静
的互动关系，既体现了历史的厚重感，又蕴含了重大节日的欢快氛围。

沈伟立作品

沈捷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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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志春作品

张杰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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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说明：

      以数字“70”和代表中国国家形象的国徽五星及天安门作为设计的核心元素，紧扣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70周年庆典的主题。
      将“70”巧妙设计成翻开历史新的一页的视觉效果，突出新的形象，寓意在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的领导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谱写新篇章。
    “7”的造型又像节日的彩带，其飘动的效果与国徽五星及天安门所在的圆形构成了一动一静
的互动关系，既体现了历史的厚重感，又蕴含了重大节日的欢快氛围。

张钧作品

陈云涛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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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俊英作品

陈志轩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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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说明：

      以数字“70”和代表中国国家形象的国徽五星及天安门作为设计的核心元素，紧扣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70周年庆典的主题。
      将“70”巧妙设计成翻开历史新的一页的视觉效果，突出新的形象，寓意在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的领导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谱写新篇章。
    “7”的造型又像节日的彩带，其飘动的效果与国徽五星及天安门所在的圆形构成了一动一静
的互动关系，既体现了历史的厚重感，又蕴含了重大节日的欢快氛围。

陈剑作品

陈洪川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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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烨作品

陈焜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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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说明：

      以数字“70”和代表中国国家形象的国徽五星及天安门作为设计的核心元素，紧扣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70周年庆典的主题。
      将“70”巧妙设计成翻开历史新的一页的视觉效果，突出新的形象，寓意在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的领导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谱写新篇章。
    “7”的造型又像节日的彩带，其飘动的效果与国徽五星及天安门所在的圆形构成了一动一静
的互动关系，既体现了历史的厚重感，又蕴含了重大节日的欢快氛围。

陈耀作品

林天泽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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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元弼作品

罗银丽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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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说明：

      以数字“70”和代表中国国家形象的国徽五星及天安门作为设计的核心元素，紧扣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70周年庆典的主题。
      将“70”巧妙设计成翻开历史新的一页的视觉效果，突出新的形象，寓意在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的领导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谱写新篇章。
    “7”的造型又像节日的彩带，其飘动的效果与国徽五星及天安门所在的圆形构成了一动一静
的互动关系，既体现了历史的厚重感，又蕴含了重大节日的欢快氛围。

罗琼作品

庞志桁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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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成作品

赵利东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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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说明：

      以数字“70”和代表中国国家形象的国徽五星及天安门作为设计的核心元素，紧扣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70周年庆典的主题。
      将“70”巧妙设计成翻开历史新的一页的视觉效果，突出新的形象，寓意在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的领导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谱写新篇章。
    “7”的造型又像节日的彩带，其飘动的效果与国徽五星及天安门所在的圆形构成了一动一静
的互动关系，既体现了历史的厚重感，又蕴含了重大节日的欢快氛围。

胡云健作品

胡红宾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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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杰作品

胡晓雨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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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说明：

      以数字“70”和代表中国国家形象的国徽五星及天安门作为设计的核心元素，紧扣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70周年庆典的主题。
      将“70”巧妙设计成翻开历史新的一页的视觉效果，突出新的形象，寓意在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的领导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谱写新篇章。
    “7”的造型又像节日的彩带，其飘动的效果与国徽五星及天安门所在的圆形构成了一动一静
的互动关系，既体现了历史的厚重感，又蕴含了重大节日的欢快氛围。

柳叶作品

钟泽伦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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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晋军作品

姜苏海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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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说明：

      以数字“70”和代表中国国家形象的国徽五星及天安门作为设计的核心元素，紧扣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70周年庆典的主题。
      将“70”巧妙设计成翻开历史新的一页的视觉效果，突出新的形象，寓意在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的领导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谱写新篇章。
    “7”的造型又像节日的彩带，其飘动的效果与国徽五星及天安门所在的圆形构成了一动一静
的互动关系，既体现了历史的厚重感，又蕴含了重大节日的欢快氛围。

姜绍来作品

聂军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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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励芬作品

钱宝成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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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说明：

      以数字“70”和代表中国国家形象的国徽五星及天安门作为设计的核心元素，紧扣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70周年庆典的主题。
      将“70”巧妙设计成翻开历史新的一页的视觉效果，突出新的形象，寓意在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的领导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谱写新篇章。
    “7”的造型又像节日的彩带，其飘动的效果与国徽五星及天安门所在的圆形构成了一动一静
的互动关系，既体现了历史的厚重感，又蕴含了重大节日的欢快氛围。

钱梦醒作品

徐晓辉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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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向前作品

郭永年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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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说明：

      以数字“70”和代表中国国家形象的国徽五星及天安门作为设计的核心元素，紧扣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70周年庆典的主题。
      将“70”巧妙设计成翻开历史新的一页的视觉效果，突出新的形象，寓意在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的领导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谱写新篇章。
    “7”的造型又像节日的彩带，其飘动的效果与国徽五星及天安门所在的圆形构成了一动一静
的互动关系，既体现了历史的厚重感，又蕴含了重大节日的欢快氛围。

郭向明作品

郭兴光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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涂保平作品

黄开慧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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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说明：

      以数字“70”和代表中国国家形象的国徽五星及天安门作为设计的核心元素，紧扣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70周年庆典的主题。
      将“70”巧妙设计成翻开历史新的一页的视觉效果，突出新的形象，寓意在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的领导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谱写新篇章。
    “7”的造型又像节日的彩带，其飘动的效果与国徽五星及天安门所在的圆形构成了一动一静
的互动关系，既体现了历史的厚重感，又蕴含了重大节日的欢快氛围。

黄少波作品

黄明杰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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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超华作品

曹雨杨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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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说明：

      以数字“70”和代表中国国家形象的国徽五星及天安门作为设计的核心元素，紧扣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70周年庆典的主题。
      将“70”巧妙设计成翻开历史新的一页的视觉效果，突出新的形象，寓意在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的领导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谱写新篇章。
    “7”的造型又像节日的彩带，其飘动的效果与国徽五星及天安门所在的圆形构成了一动一静
的互动关系，既体现了历史的厚重感，又蕴含了重大节日的欢快氛围。

曹南建作品

盘代勇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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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成华作品

韩录涛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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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说明：

      以数字“70”和代表中国国家形象的国徽五星及天安门作为设计的核心元素，紧扣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70周年庆典的主题。
      将“70”巧妙设计成翻开历史新的一页的视觉效果，突出新的形象，寓意在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的领导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谱写新篇章。
    “7”的造型又像节日的彩带，其飘动的效果与国徽五星及天安门所在的圆形构成了一动一静
的互动关系，既体现了历史的厚重感，又蕴含了重大节日的欢快氛围。

彭丽娟作品

梁俊林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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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亮作品

舒勇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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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说明：

      以数字“70”和代表中国国家形象的国徽五星及天安门作为设计的核心元素，紧扣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70周年庆典的主题。
      将“70”巧妙设计成翻开历史新的一页的视觉效果，突出新的形象，寓意在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的领导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谱写新篇章。
    “7”的造型又像节日的彩带，其飘动的效果与国徽五星及天安门所在的圆形构成了一动一静
的互动关系，既体现了历史的厚重感，又蕴含了重大节日的欢快氛围。

焦健作品

覃向荣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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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继宗作品

廖新洪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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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说明：

      以数字“70”和代表中国国家形象的国徽五星及天安门作为设计的核心元素，紧扣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70周年庆典的主题。
      将“70”巧妙设计成翻开历史新的一页的视觉效果，突出新的形象，寓意在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的领导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谱写新篇章。
    “7”的造型又像节日的彩带，其飘动的效果与国徽五星及天安门所在的圆形构成了一动一静
的互动关系，既体现了历史的厚重感，又蕴含了重大节日的欢快氛围。

谢红斌作品

温小甜作品


